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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趾雕“躺”在手术台上，腹部轻轻地有节奏地起伏，处于麻醉状态
的它，即将迎来第三次“接羽”治疗。这次治疗后，它将被放归自然，正
好赶上当下的候鸟迁徙季飞往南方。

康复师李志赛展开短趾雕的双翼。那是长近2米的宽大翅膀，灰褐
色的漂亮羽毛闪着光泽。她不禁想起，去年短趾雕刚来时的模样，双侧
飞羽几乎全部折断，“跟拧麻花了似的”。

230501是这只短趾雕的编号。它是北京猛禽救助中心成立23年来
接收的第四十种猛禽。为了使它重现羽翼丰满的英姿，康复师利用中
心的“羽毛银行”进行了一次全新尝试。

稀有“病人”

2023年5月1日，一名生态摄影师
在北京官厅水库北岸拍鸟时，发现了一
只虚弱、无法飞行的短趾雕，便驾车将
它送往北京猛禽救助中心。这是中心
成立23年来救助的第一只短趾雕，但
看到它时，李志赛不免心头一凉。

这只猛禽已经奄奄一息，胸部肌肉
偏瘦，胸口有较大伤口，两侧的飞羽严
重损伤，大多从中间折断，爪子上也有
磨伤。短趾雕的上喙长，康复师怀疑它
有被非法饲养的经历，因为在自然界
中，鸟类会在石头上磨它的喙。对于救
活伤痕累累的它，康复师并无把握。

用药施救后，康复师寄希望于换羽
季。大量的羽毛损伤只能通过自然换
羽来解决，在换羽季，鸟类新生长的羽
毛会将旧羽毛拱出，就像人类掉发后，
毛囊中还会长出新的头发一样。在此
之前，为了给短趾雕提供足够的营养，
她们找来了大鼠、小鼠、牛蛙和鸡肉，但
短趾雕没有胃口，它的体重从刚来时的
1454克一度降到1274克。为了维持
它的生命，康复师每天给它补液、填食，
喂促进胃肠动力的药物。

20多天后，短趾雕似乎有了求生的
力量，开始自主进食。这位稀有“病人”
的良好表现让康复师们放松下来，有人
根据它的外形特点起了个外号——“大
方脸”。此时，它的血羽也开始慢慢萌
发，这些根部带着血丝的新羽毛逐渐长
大，成为短趾雕飞行的主力来源。猛禽
换羽是个漫长的过程，它们的飞羽和尾
羽通常是一枚枚逐次替换。

去年10月，“大方脸”终于完成换
羽。“可我们还没来得及高兴，就发现这
些新羽毛上长着很多横斑，短趾雕跳跃
或者飞翔时，它们极易受损、折断。一时
间，这些羽毛竟然接连损坏了！”回忆起
一年前的情景，李志赛仍感惋惜。

猛禽如果不能长出并保持正常的飞
羽，就不可能被放归野外。短趾雕换羽失
败，让康复师陷入困境。在下一次换羽
季到来之前，她们必须找到失败的原因。

“羽毛银行”

今年3月，事情迎来了转机。一名欧洲
动物医学专家来到北京猛禽救助中心参
观，给出了治疗方案——进行保护性接羽。

在北京猛禽救助中心的一个储物柜

里，不同猛禽的羽毛被分类放在一个
个袋子中。中心主管郑智珊取出一袋
羽毛，8根30厘米长、斑纹相同的羽毛
用纸带连在一起，每一个都有编号，记
录其部位信息。它们来自一只已经死
亡的雕鸮。

中心接收猛禽并救治后，放飞率
约为55%。“我们希望救活所有来到这
里的猛禽，但如果它伤势过重、不幸离
去，我们会尽量收集它们未被损坏的
羽毛，进行紫外线照射消毒，清洗掉软
组织，再干燥保存。”郑智珊解释，在换
羽季，活体鸟类的飞羽也会脱落，但收
集起来比较困难，即便赶上了，也很难
了解飞羽在鸟类身上的具体部位。因
此，飞羽收集以死亡个体为主。

长耳鸮的飞羽大概有 10 厘米
长，均匀布满棕褐色的横斑；苍鹰的
飞羽下端为白色，羽尖密布黑褐色横
带……30多种猛禽的1000多根羽毛
组成了一家“羽毛银行”，这是其他猛
禽重返蓝天的希望。

接羽是比较成熟的治疗方法，国
际上的鸟类救助机构也会收集一些羽
毛做供体。常规接羽，就是为飞羽受
伤的鸟类接上同种鸟的羽毛，受体和
供体羽毛长短和部位一致，其最大的
意义就是帮助鸟类赶上迁徙季。

郑智珊说，有的鸟类对飞羽完整
性要求比较高，比如飞行精度高、飞行
速度快的游隼。在捕猎时，飞羽也对
猛禽有重要影响。鸟类因翅膀有伤无
法迁徙，有可能被困在不适合的生境
中丧命。

所以，如果被送到中心的猛禽身
体并无大碍，只是个别飞羽损毁，康复
师为其常规接羽后，会进行短期观察，
在确定鸟类可以正常飞行后，便将其
放归野外。

保护性接羽

与常规接羽的目的不同，保护性
接羽是通过接上又长又硬的羽毛，保
护鸟类新长出的血羽。外国专家告诉
康复师，猛禽正常换羽时，有正常的飞
羽在外面保护血羽。但“大方脸”原本
的飞羽大多损毁，血羽在生长过程中
失去保护，所以更易折断。

摆在眼前的难题是，中心从未救
助过短趾雕，所以“羽毛银行”中没有
其羽毛，康复师只能在库存中寻找长
度和硬度接近需求的羽毛。雕鸮、游
隼、苍鹰等中大型猛禽的羽毛，被挑选
了出来。“鸟类的羽毛完全不一样，雕
鸮的羽毛更柔软，有丝质感，所以它飞
起来没有声音，大鵟的羽毛则更粗更
硬。将它们的羽毛‘凑’在一只猛禽身
上，是权宜之计。”郑智珊说。

今年3月末，康复师尝试对“大方
脸”进行保护性接羽。“大方脸”折断的
羽毛根部仍然长在它身上，羽毛中间
的管被称为羽轴，是中空的，康复师将
其他鸟类羽毛的羽轴插入或者套在

“大方脸”羽毛的羽轴上，再用细小的
连接件将两个“中空管”固定住、粘牢。

15根羽毛接好后，原本飞羽呈深
灰色的“大方脸”，披上了一件斑斓的

羽毛衣。看着翅膀下半截一大片黄色、
褐色的羽毛，它一时难以接受，甚至不
开心地啄掉了几根。为了确保血羽在
庇护下生长，康复师不得不进行了第二
次保护性接羽。这次，血羽生长得非常
结实，原来接羽的羽毛也随着换羽季脱
落，褪去了“一身花衣”的“大方脸”羽翼
丰满，活动能力也变强了。

10月14日，“大方脸”迎来了第三
次，也是最后一次接羽治疗。这是一次
常规接羽，它曾经撞断了两根羽毛，被
康复师收了起来。她们希望将它放归
自然之前，将羽毛接好，让它带着相对
完整的羽毛飞往南方。

这次，康复师张率用“大方脸”自己
的羽毛为它接羽。她先用长针钩出羽
根中的髓鞘和残留的血渍，再将掉落的
羽毛小心翼翼地对接粘牢。为了防止
粘到其他羽毛，她在羽毛下方垫上了薄
薄的纸张，再用吹风机将胶水吹干。这
根羽毛回到原来的位置，看起来毫无违
和感，长度和角度都正合适。

顺利回家

10月17日下午，北京野鸭湖湿地
飘着毛毛细雨，“大方脸”被带到附近一
片开阔的田野放飞。

“短趾雕肌肉饱满，飞行有力。作
为野生动物，它对人类抱有警惕，既不
亲近，也不主动攻击，这样的行为完全
符合北京猛禽救助中心的放飞标准。”
郑智珊说，小雨不会对放飞造成影响，
猛禽在野外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天气。

张率将“大方脸”抱出大号运输箱，
仔细检查了它的羽毛，半跪着将它慢慢放
在地面上。“大方脸”站了不到一秒，就决
定起飞了。它扇动着宽大的翅膀，在空中
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飞向远方的树林。

在郑智珊的印象中，“大方脸”很少
展现猛禽该有的风采，“那种精神抖擞、
斗志昂扬的样子，在它身上几乎看不到
了。相反，它有一种‘天然呆’，不失为
一种独特的可爱。”

而这次，“大方脸”的飞行姿态平稳
且从容，翱翔盘旋之间尽显“天空王者”
的大气。“‘大方脸’在笼舍中被照料了
一年半，但天地广阔的大自然才是它的
家。今天，它回家了。”郑智珊感慨。

2001年12月，北京师范大学、国际
爱护动物基金会和北京市野生动物保
护自然保护区管理站共同建立了国内
第一家专业猛禽救助机构——北京猛
禽救助中心。北京师范大学除了提供
鸟类相关专业知识外，还在主校区生命
科学学院院内为中心提供了场地。23
年来，中心已经接治6000余只猛禽，超
过3300只猛禽被救治后重返蓝天。

张率从事康复师工作已有20年，
曾救助过的猛禽被放飞，是她最有成就
感的时刻。更让她欣慰的是，自己见证
了公众对野生动物态度的变化。

她希望，“大方脸”的故事能唤起公
众对猛禽的关注。靠着同类的托举和
康复师的帮助，保护性接羽让其重返蓝
天。而在迁徙季，公众的善意和保护知
识，能让猛禽飞得更高、更远。

据《新京报》报道

▲10月17日，短趾雕被放归自然。

▲被接上其他种鸟类羽毛的短趾雕。


